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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題解：兩個詞語、兩個概念及一種動機
0.1兩個詞語：瓠落與浮桴
0.1.1 瓠落
惠子謂莊子曰：“魏王貽我大瓠之種。我樹之成，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枵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”莊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……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” 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）
——原意為“空廓貌”、“落拓貌”。本報告取意于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)《瓠落的文學史》，謂“大而無用”。
0.1.2 浮桴 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”（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）
——原意為“乘舟航行”、“小筏子”。本報告取動詞義，指利用出土文獻等考古資料重新建構文學史。
0.2 兩個概念：早期中國與習得性
0.2.1早期中國
西方漢學學術範疇，指漢代滅亡之前或是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；以吉德煒（David N. Keightley）教授1975年創辦的Early China雜誌為標誌。一般認為，在“早期中國”，中國文明由起源而初步成型，中華民族亦于此間形成。
0.2.2習得性
心理學概念，指人通過持續不斷的實踐或改造，形成一種近乎條件反射性的習得或其它行為意識。本報告藉以指利用出土文獻等考古資料建構個體文學史的自覺思維。
0.3 一種動機：“瓠落的文學史” 
宇文所安《瓠落的文學史》（2000）、《他山的石頭記》（2006）：
“《劍橋中國文學史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，並撰寫出一部既富有創新性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。”
“儘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(genres)的做法，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：即一種文學文化史（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）”；“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：《劍橋中國文學史》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”。
0.3.1    “對於書寫文學史的人來說，最大的挑戰就是象在量子物理學裡一樣，描述文學和文化的變化在實際上是怎樣發生的。” 
0.3.2    “這篇文章由一系列問題而非一系列答案組成。這些問題是就放在歷史框架當中的文學提出來的：這個“歷史”既包括文學本身的歷史，也包括作為大背景的文化和社會歷史，於是“瓠落”的現象就此出現了。我們即將看到的是惠子的大葫蘆：因為太大，反而無用。”
0.3.3   “從基本的方面來說，我在此提出的問題毫無“用處”：因為它們不會把書寫文學史的任務變得更容易。以前好象很清楚的東西，現在反而變糊塗了。我們失去了一個單一的視角，得到的卻是不斷變化的多重視角。我們現在已有的文學史充滿自信，我所提議的文學史卻無定無常。但是，就象在量子物理那樣，也許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：為了更好地描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——以及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。”
一、由“泛”而“大”：中國文學史撰寫範式之嬗遞
1.1 文章流別史（以文體為導向，強調經世致用）
1.1.1林傳甲《中國文學史》（國人編寫的第一部文學史？），其體例據《奏定大學堂章程》“中國文學專門科目”之“研究文學眾義”而定。
   “大學堂研究文學要義，原系四十一款，茲已撰定十六款，其餘二十五款，所舉綱要，已略見於各篇，故不再贅。” 
“右目次凡十六篇，每篇十八章，總二百八十八章，每篇自具首尾，用紀事本末之體也。每章必列題目，用通鑒綱目之體也。”
1.1.2《奏定大學堂章程》（1904，張之洞、張百熙，大學堂的第三個章程）：
   “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，以便讀古來經籍。中國各體文辭，各有所用。古文所以闡理紀事，述德達情，最為可貴。駢文則遇國家典禮制誥，需用之處甚多，亦不可廢。古今體詩辭賦，所以涵養性情，發抒懷抱。中國樂學久微，借此亦可稍存古人樂教遺意。中國各種文體，歷代相承，實為五大洲文化之精華。且必能為中國各體文辭，然後能通解經史古書，傳述聖賢精理。文學既廢，則經籍無人能讀矣。……今擬除大學堂設有文學專科，聽好此者研究外，至各學堂中國文學—科，則明定日課時刻，並不妨礙他項科學，兼令誦讀有益德性風化之古詩歌，以代外國學堂之唱歌音樂，各省學堂均不得拋荒此事。”
——重文而輕詩賦，強調文學的經世功能；以文體類別來認識文學，文學史變為文章流別史
1.1.3劉師培《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》（1919）：
“文學史者，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。古代之書，莫備于晉之摯虞。虞之所作，一曰《文章志》，一曰《文章流別》。志者，以人為綱也；流別者，以文體為綱者也。今摯氏之書久亡，而文學史又無完善課本，似宜仿摯氏之例，編纂《文章志》、《文章流別》二書，以為全國文學史課本，兼為通史文學傳之資。”
——文體主軸，文章流別；時代為綱目，作家作品（顯示了文學史撰寫範式之變） 
1.2 作家作品史（作家作品為主，體裁潮流為輔）
1.2.1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（1913；《宋元戲曲史》，1915）：
   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：楚之騷，漢之賦，六代之駢語，唐之詩，宋之詞，元之曲，皆所謂一代之文學，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。”
1.2.2 胡適《歷史的文學觀念論》（1917）、《國語文學史》（1921）、《白話文學史》（1927）
“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，當注重‘歷史的文學觀念’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。”
1.2.3 游國恩《對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幾點意見》（《光明日報》1957年1月6日第3版）：
“文學史的體例……大體不外兩種：一種是以作家為主的編寫法，一種是以問題為主的編寫法。……各有短長，各有利弊。……一方面以作家為主，依時代先後敘述，必要時允許照顧到各種文學種類、文學體裁的發展，以及各個文學潮流的趨勢，因而不妨採取以體裁、派別等為輔的辦法來補救。”
1.3 文學文化史（文本文學文化，體裁潮流為輔）
1.3.1宇文所安（1998）：
“文學文化史”須在歷史和文學“話語體系”(某一歷史時期文學文本的創作、傳播、閱讀、過濾、接受、改造、再傳播)內研究文學，結合可信史料和借助合理想像，呈現文本創作與傳播的語境，重構文學經典的歷史原貌。（大意）
1.3.2[美] 孫康宜(Kang-i Sun Chang)《劍橋中國文學史·中文版序言》（2013）：
 “《劍橋中國文學史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，並撰寫出一部既富有創新性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。”
“儘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(genres)的做法，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：即一種文學文化史（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）”；“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：《劍橋中國文學史》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”。
1.3.3[美]梅維恒（Victor H. Mair）《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·序》（2016）：
“本書希望在一個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，進行主題式的探索。我們並不給每一章套用整齊劃一的公式，相反鼓勵每一章的作者運用他們的材料建構各自的樣式”。
【總結】範式的演變表徵了文學史撰寫者不斷突破、力求完美的雄心，但也暗示了當下文學史的有限性、遮蔽性和滯後性。對讀者而言，如何突破現有文學史的局限，獲得最大限度、最真實的文學史？
二、由“撰”而“讀”：基於期待視野的“三種文學史”分類
本報告基於讀者視角，溯源文學史的生成與接受，將文學史分成三種類型。
2.1 原生文學史（文獻、客觀、動態累積）
文學文本、文學思潮和文學資料（作者、社會、文化等）在被整合成文學史文本之前，基本存在形態是文獻，零散而無序。
2.2 文本文學史（文本、主觀、相對靜態）
文學文本、文學思潮和文學資料（作者、社會、文化）被整合成文學史文本之後，就會以固定的文本形態存在，這是一般讀者接近和瞭解文學史的最直接、最常見的途徑。
2.3 習得文學史（主體、漸進、差異習得）
就過程而言，文學史的獲得一般有三種模式模式：初階，熟悉文本文學史；中階：熟悉幾種文本文學史與研究性著作。在這兩個階段，高階：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，直接閱讀和理解原初文獻，將其積累、建構成習得文學史。 
三、由“彼”而“己”：簡牘文獻與早期中國文學史重構舉隅
3.1 秦簡《日書》、《歸藏》與“牛郎織女”、“嫦娥奔月”神話的成型
3.1.1“牛郎織女”神話
3.1.1.1 最早的傳世文獻源頭：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：
“維天有漢，監亦有光。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。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。睕彼牽牛，不以服箱。” 
3.1.1.2 核心情節在漢武帝時代形成，悲劇性意蘊至遲在東漢時期被突顯
《三輔黃圖》卷四“池沼”條引《關輔古語》。漢武帝修昆明池，“立牽牛、織女于池之東西，以象天河”。 
班固《西都賦》：“集乎豫章之宇，臨乎昆明之池，左牽牛而右織女，似雲漢之無涯。”
《歲時廣記》卷二十六“七夕”條引《淮南子》佚文：“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。”  
《古詩十九首·迢迢牽牛星》：“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，纖纖擢素手，紮紮弄機杼，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漢清且淺，相去複幾許？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”
——從詩經時代到西漢早期，“牛郎織女”的悲劇愛情故事有一個嚴重的缺環：何時相戀？
3.1.1.3睡虎地秦墓竹簡《日書》：
戊申、己酉，牽牛以取織女，不果，三棄。（甲種一五五正）
戊申、己酉，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，不出三歲，棄若亡。（甲種三背壹）
3.1.2“嫦娥奔月”神話
3.1.2.1最早文獻來源：記載“嫦娥奔月”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。
“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恒娥竊以奔月，悵然有喪，無以續之。” 
3.1.2.2《文選》卷十三謝希逸《月賦》、卷六十王僧達《祭顏光祿文》李善注皆引稱該故事來自《歸藏》。
《歸藏》曰：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。
《周易》、《歸藏》曰：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，遂奔月，為月精。  

3.1.2.3王家台秦簡《歸藏》簡文
歸妹曰：昔者恒我竊毋死之□ （307） □□   (奔)月而攴(枚)占□□□ （201）
——王家台秦簡《歸藏》將“嫦娥奔月”故事的流播時間提前至戰國時期。 
3.2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之《耆夜》與“詩”之原始及“詩酒風流”
3.2.1《耆夜》：
武王八年征伐耆，大戡之。還，乃飲至於文太室。
畢公高為客，召公保奭為夾，周公叔旦為主，辛公 甲為位，作策逸為東堂之客，呂尚父命為司正，監飲酒。
王夜爵酬畢公，作歌一終曰《樂樂旨酒》：“樂樂旨酒，宴以二公。紝夷兄弟，庶民和同。方壯方武，穆穆克邦。嘉爵速飲，後爵乃從。”
王夜爵酬周公，作歌一終曰《輶乘》：“輶（乘）既飭，人服餘不胄。徂士奮刃，殹民之秀。方壯方武，克燮仇讎。嘉爵速飲，後爵乃複。”
周公夜爵酬畢公，作歌一終曰《贔贔》：“贔贔戎服，壯武赳赳。謐精謀猷，欲德乃救。王有旨酒，我憂以 。既醉有侑，明日勿慆。”
周公又夜舉爵酬王，作祝誦一終曰《明明上帝》：“明明上帝，臨下之光。丕顯來格，歆厥禋盟。於飲月有盈缺，歲有歇行。作茲祝誦，萬壽無疆。”
周公秉爵未飲，蟋蟀躍降于堂，（周）公作歌一終曰《蟋蟀》：“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夫日□□，□□□忘。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方方。蟋蟀在席，歲聿雲莫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日月其邁，從朝及夕。毋已大康，則終以祚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懼。蟋蟀在舍，歲聿雲□。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（從冬）及夏。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懼懼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懼。”
—— “古者詩三千餘篇”？
3.2.2北大秦簡《酒令》（四首）
東菜(採)涇桑，可以食(飤)蠶。愛般適然，般獨安(宴) 湛，食(飤) 般已叔( 就) 子湛。寜見子般，不見子湛 ? 黃黃鳥虖(乎)，[image: image15.png]


(萃)吾蘭林。
不日可增日可思，檢檢（鬑鬑）柀（披）發，中夜自來。吾欲為怒烏不耐，烏不耐，良久良久，請人一桮（杯）。黃黃鳥邪，醉（萃）吾冬栂（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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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醉，非江漢殹。醉不歸，夜未半殹。趣趣駕， 雞未鳴殹天未旦。
一家翁濡（嫗）年尚少，不大為非勿庸譙（憔）。心不翕翕，從野草斿（遊）。
3.3 《睡虎地秦墓木牘家書》與最早的家信及先秦散文的另一种形態
黑夫、驚敢再拜問中，母毋恙也？
聞王得苟得毋恙也？
為黑夫、驚多問姑姊、康樂孝須（媭）、故術長姑外內[苟得毋恙也？]為黑夫、驚多問東室須（媭）苟得毋恙也？
為黑夫、驚多問嬰汜季事可（何）如？定不定？
為黑夫、驚多問夕陽呂嬰、 裡聞誤丈人得毋恙……矣。
驚多問新負、妴得毋恙也？
新負（婦）勉力視瞻丈人，毋與……勉力也。
驚敢大心問衷，母得毋恙也？
家室外內同……以衷，母力毋恙也？
驚多問新負（婦）、妴皆得毋恙也？
新負勉力視瞻兩老……驚遠家故，衷教詔妴，令毋敢遠就……
驚敢大心問姑秭（姊），姑秭（姊）子產得毋恙？ 

3.4 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、北大漢簡《妄稽》與漢賦新類型——俗賦的再發現
3.4.1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
惟歲三月，春氣始陽。眾鳥皆昌，執（蟄）蟲坊皇（彷徨）。[image: image3.jpg]


（？）蜚（飛）之類，烏冣（最）可貴。其姓（性）好仁，反餔（哺）於親。行義淑茂，頗得人道。
     今歲不翔（祥），一烏被央（殃）。何命不壽，狗（拘）麗此[image: image4.png]


 (咎）。欲勛（循？）南山，畏懼猴猨（猿）。去色（危）就安，自詫（托）府官。高樹綸棍（輪囷），支（枝）格相連。府君之德，洋洫（溢）不測。仁恩孔隆，澤及昆蟲。莫敢摳去，因巢（？）而處。為狸[image: image5.jpg]


（狌）得，圍樹以棘。
     道（？）作宮持，雄行求[image: image6.png]A



（材）。雌往索菆，材見盜取。未得遠去，道與相遇。見我不利（？），忽然如故。雌鳥發忿，追而呼之：“咄！盜還來！吾自取材，於頗（彼）深萊。止（趾）行（胻）[image: image7.png]


臘，毛羽隨（墮）落。子不作身，但行盜人。唯（雖）就宮持，豈不怠哉？”盜鳥不服，反怒作色：“□□泊（？）湧（？），家（？）姓自□。今子相意，甚泰不事。”亡烏曰：“吾聞君子，不行貪鄙。天地剛（綱）紀，各有分理。今子自己，尚可為士。夫惑知反（返），失路不遠。悔過遷臧，至今不晚。”盜鳥潰然怒曰：“甚哉！子之不仁。吾聞君子，不意不㐰。今子□□□，毋□得辱。”亡烏沸（怫）然而大怒，張曰（目）陽（揚）糜（眉），憤（奮）翼申（伸）頸，襄（攘）而大……迺詳車薄。女（汝）不亟走，尚敢鼓（？）口。”遂相拂傷，亡烏被創。隨（墮？）起擊耳，昏不能起。賊曹捕取，系之於柱（？）。幸得免去，至其故處。絕系有餘，紈樹欋梀。自解不能，卒上傅之。不□他拱（？），縛之愈固。其雄惕而驚，扶翼申（伸）頸，比天而鳴：“蒼=天=（蒼天蒼天）！視頗（彼）不仁。方生產之時，何與其[image: image8.png]


？”顧謂其雌曰：“命也夫！吉凶浮泭，願與女（汝）俱。”雌曰：“佐=子=（佐子佐子）！涕泣侯下：何□亙家（？），□□□巳（？）。□子（？）□□，我（？）□不口。死生有期，各不同時。今雖隨我，將何益哉？見危授命，妾志所待（持）。以死傷生，聖人禁之。疾行去矣，更索賢婦。勿聽後母，愁苦孤子。詩[雲] =‘雲 =（云云）：營營青繩（蠅），止於杆。幾自（？）君子，毋信儳（讒）言。’懼惶向論，不得極言。”遂縛兩翼，投於汙則（廁？）。支（肢）躬折傷，卒以死亡。其雄大哀，（躑）躅非回（徘徊）。尚羊（徜徉）其旁，涕泣從（縱）橫。長炊（？）泰（太）息，憂[image: image9.png]


 (懣）號呼，毋所告愬（訴）。盜反得免，亡烏被患。遂棄故處，高翔而去。
    《傳》曰：“眾鳥麗（罹）於羅罔（網），鳳皇（凰）孤而高羊（翔）。魚鱉得於苾（笓）笥，交（蛟）龍執（蟄）而深臧（藏）。良馬僕於衡下，勒靳（騏驥）為之余（徐）行。”鳥獸且相懮，何兄（況）人乎？哀=哉=（哀哉哀哉）！窮通其菑（？）。誠寫懸（？）以意傅（賦）之。曾子曰：“烏（鳥）之將死，其唯（鳴）哀。”此之謂也。
3.4.2北大漢簡《妄稽》
[完美男人周春]營（滎）陽幼進，名族周春。孝弟（悌）茲（慈）悔（誨），恭敬仁孫（遜）。鄉党莫及，于國無論（倫）。辭讓送撎（揖），俗莭（節）理（義）。行步週四袁（還），進退今矛（矜）倚。顏色容貌，美好誇麗，精絜（潔）貞廉，不肯淫議。血氣齊疾，心不怒 曓。力勁夬（決），不好手扷。勇若孟賁，未嘗色校（撓）。……
[周春醜妻妄稽]妄稽為人，甚醜以惡。（腫）肵(qí)廣肺，垂顙（sǎng）折骼（額）。臂八寸□，指長二尺。股不盈拼（駢），脛大五□。……勺乳繩縈，坐肄（肆）于席。……目若別杏，逢（蓬）髪頗（皤）白。年始十五，面盡魿（líng）臘。足若縣（懸）薑，脛若談株。身若胃（蝟）棘，必好抱區（軀）。口臭腐鼠，必欲鉗須。
[周春美妾虞士]靡免（曼）白晳，長髮誘紿。……色若春榮，身類縳素。赤唇白齒，長頸宜顧。……豐肉小骨，微細比轉。……言語節言僉（檢），辭令愉婉。好聲宜笑，厭（靨）父（輔）之有巽（選）。發黑以澤，……臂脛若蒻（ruò），……姣美佳好，至京（諒）以子（慈）。……
——《神烏賦》最遲抄寫于漢成帝時代，，《妄稽》可能抄寫于漢武帝後期至宣帝時期，比《神烏賦》早半個世紀，將出土俗賦文本的時段上推250年。
5、放馬灘秦簡《墓主記》、北大秦牘《泰原有死者》與志怪小說的起源
3.5.1放馬灘秦簡《墓主記》
八年八月己巳，邽丞赤敢謁禦史：大樑人王裡□□曰丹□：今七年，丹刺傷人垣雍裡中，因自刺殹。棄之於巿，三日，葬之垣雍南門外。三年，丹而復生。丹所以得復者，吾犀武舍人，犀武論其舍人□命者，以丹來當死，因告司命史公孫強。因令白狗（？）穴屈出丹，立墓上三日，因與司命史公孫強北出趙氏，之北地柏丘之上。盈四年，乃聞犬犻（吠）雞鳴而人食，其狀類益、少麋(眉)、墨，四支（肢）不用。丹言曰：死者不欲多衣（？）。市人以白茅為富，其鬼受（？）于它而富。丹言：祠墓者毋敢 
[image: image10]，
[image: image11] ，鬼去敬（驚）走。已收腏 而之，如此□□□□食□。丹言：祠者必謹騷（掃）除，毋以□ 祠所。毋以羹沃腏上，鬼弗食殹。
3.5.2北大秦牘《泰原有死者》
泰原有死者，三歲而復産，獻之鹹陽，言曰: 死人之所惡，解/予死人衣。必令産見之，弗産見，鬼輒奪而入之少內。死/人所貴黃圈。黃圈以當金，黍粟以當 錢，白菅以當。女子死三 /歲而復嫁，後有死者，勿並其 塚。祭死人之塚，勿哭。須其已食/乃哭之，不須其已食而哭之，鬼輒奪而入之廚。 祠，毋以酒與/羹沃祭，而沃祭前，收死人，勿束縛。毋決其履，毋毀其器。/令如其産之臥 殹，令其[image: image12.png]


(魄) 不得茖( 落) 思。 黃圈者，大叔(菽) /殹，[image: image13.png]


 (剺) 去其皮，置於土中，以爲黃金之勉。
——“史傳”是志怪小說重要源頭之一；志怪小說的起源時間可能比已知的更早
【結論】完美的文學史從來都不存在——無論其撰寫範式如何轉變或其撰寫者何其自信。文學史的本質已然劃定了撰寫者和習得者之間的鴻溝。於習得者而言，“瓠落的文學史”固存誇飾，但也啟迪習得者須渡越為文本文學史之限，“浮桴”于包括出土文獻在內的原初文學史之海，達至企慕之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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